
 黄 君 秋 老 人 89 岁，

银发满头，耳聪目明，热

情健谈，只是因为老寒

腿，下楼行走不便。她

的丈夫吴森廉，97 岁了，

还腿脚利索，每天要下

楼散步，只是听力不大

好了。我在与黄奶奶交

流时，吴爷爷就坐在一

边安静地陪着，有时要

请他证实某个时间或事

情，他们的女儿就很大

声地在他耳旁重复地说

几遍。

黄奶奶拿出一个小盒，

里面有几张黑白照片和证

件、纪念章。

交谈中途，爷爷也到

卧室里取来一个影集，里

面张贴着更多他们夫妻的

照片，还有他们与战友同

事的合影，青春飞扬，英

武潇洒。这些照片、证书

和奖章，展现的不只是一

个湘妹子在新疆三十年的

人生轨迹，每张照片、每

样物件后面都凝结着不一

般的故事。

这位当年的湘妹子，

眼前已是耋耄白发老人了。

七十年前在大漠戈壁，她

曾以湘妹子特有的“辣劲”，

艰苦劳动，任劳任怨，荒

原中的新城拔地而起、沙

漠变成绿洲，有她挥洒的

青春与血汗；她还以高度

负责的人格魅力，成为荒

漠戈壁的第一代现代文明

的传播者，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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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黄君秋   文 / 奉荣梅

湘女档案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

述历史项目，真实记录“八千湘女”人生故事，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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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八千湘女
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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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狼追，睡雪地，我在新疆教书育人二十载不悔

黄君秋，曾用名黄君逑，1934

年出生，原长沙县开慧乡高山殿

村人，1951年 3月进疆。最初

在莎车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

文工团，1953 年到石河子市整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

第一师木工连做文化教员，后

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七团一

中、二中当教师 22 年。1982

年随丈夫提前退休回到常德市

安乡县，现居长沙。

半夜，我走路到汨罗
坐火车到长沙报名

 1934 年农历五月初五，我

出生于长沙市开福区稻谷仓，父

母都过世比较早，兄弟姊妹由乡

下的奶奶勉强拉扯长大。

1951年乡下开始搞土改，我

已经 16 岁，还在上初二。3月，

当时在长沙三明会计学校读书的

表姐给我捎回了信，说新疆来长

沙招收女兵。奶奶和哥哥都支持

我走出去，我便到学校找了校长

开了证明。当晚，哥哥送我出门，

走路到汨罗火车站后，他就回家

了。我当时身无分文，是一位好

心阿姨给我买的火车票。到了长

沙火车站是半夜了，她又给我叫

了一辆黄包车，并付了车钱。到

会计学校时，我在校园里大声

呼喊着表姐的姓名，把很多学生

都吵醒了，她把我领进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表姐领着我去

报名。我按照要求，做了体检，

还写了一份简单的自传。招聘顺

利地通过了。

 

晕火车，我趴在医生的腿上
不敢睁眼

 三天以后，我独自背着部队

发的一个包，坐上火车前往新

疆。我第一次出远门，竟然晕火

10

车，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车厢外

的风景，一睁眼就呕吐，一路上

我就趴在一个随行医生的腿上，

她给我吃了一点护胃的药。

到西安后，我们滞留了一个

多月。奇怪的是，从此之后我再

也不晕车了。

接我们去新疆的卡车终于来

了，一共几十辆，几十人坐一辆。

车队要穿过祁连山、六盘山，过

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越过天山

后，才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那

时还叫迪化），行程 3000 多公里。

沿途都是浩瀚的沙漠戈壁，

无边无际，只有绵延的车队扬起

漫天沙尘。特别是过六盘山时，

山路很狭窄，一边贴着山壁，另

一边是几百米深的悬崖，车轱辘

都绑上了铁丝网，驾驶员严肃地

交代我们，汽车在雪地里行进时

很危险，大家不能叫喊出声，“前

面有一辆车滚下山了，路边插了

一面红旗算是纪念，都是你们的

老乡呢”。

快进入新疆时，部队就叮嘱

要注意防范土匪袭击。我们的

车队太瞩目了，一到甘肃新疆

交界处就特别警惕：车上的机

枪架在驾驶室保驾，几十辆车

同开同停，中途不能随意停车。

幸运的是我们在忐忑中躲过了

土匪的袭击。

我们终于抵达乌鲁木齐，在

新疆军区司令部集中培训，学

政治、列队操练。然而，乌鲁

木齐并非我们这批女兵们最后

的目的地。学习休整完后，我

被分配到南疆参加减租反霸、

土地改革工作。

 

天山伐木，我被狼跟踪，
睡在冰天雪地里

 在漫漫黄沙中辗转十几天后

抵达南疆，我被分配到二十二兵

 

辗转多个岗位，
我教书育人二十余载

 1954 年，我与另一个连队担任

文化教员的女兵孙昭君玩得好。有一

次，她带我参加兵团的舞会，介绍我

认识了兵团司令部警卫连的副连长吴

森廉，他是常德安乡的。一来二往后，

也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交往几个月

后，到八一建军节时，警卫连搞了一

个会餐和舞会，我们就算结婚了。

结婚后不久，兵团司令部就要搬

迁到乌鲁木齐去。我就随着丈夫调到

警卫连，还是当文化教员。

后来我调到团部小学，教语文兼

班主任，那时我贫血、缺钾，又是寒

腿。1955 年我怀孕期间，爱人正好

到四川出差去了很久，本来就贫血又

害喜，我吃什么吐什么，其间昏死过

几次，几次报病危。

我和丈夫所属兵团是 1955 年集

体就地转业的，转业后开始发工资。

结婚时，兵团给我们夫妻分了一间房

成家，才算有了一个小窝。

到了1959 年，丈夫调到组织科

当干事，我就到宣传科做播音员，后

来播音器坏了，我又被分配到七团一

中当老师。

1977 年，丈夫调到七团二中任副

校长，我又到了二中，还是当中学教

师。因为在木工连时天山伐木极寒

冻伤与一次小产的后遗症，我后来再

也不能生育了。1979 年我将老家小弟

弟的女儿接到了新疆，那时侄女还只

有 7岁，就带在身边上学，成了我的

女儿。

 

叶落归根，
我打球看报颐养天年

 1982 年，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的丈夫，因为身体和思乡两方面原因，

做了叶落归根的决定。当时我只有

48 岁，也申请提前退休，带着女儿回

到了丈夫的老家安乡县城生活。我们

陪同女儿在安乡上完了小学和中学。

我一直坚持打乒乓球，丈夫喜欢打桥

牌、下围棋。在安乡的日子，安闲又

充实。女儿后来考上了省财经专科学

校，留在了长沙工作，并安了家。

2012 年，我和老伴也搬来长沙

生活。今年丈夫 97岁了，他除了听力

不行之外，身体比我好，每天还要下

楼去小区散步，我的老寒腿限制了我

的生活范围，家里订阅了《参考消息》

和老年人喜欢的报纸，我们每天都关

注国际国内形势和大事。住长沙离我

的老家更近了，可以回去看看，乡下

健在的只有一个弟弟，几个侄儿侄女

们都生活得很好，各自建起了新楼房，

日子越来越好。 

团骑兵第八师文工团，营房在莎

车。又集中学习了几十天，同时

排练节目，就开始到各地去巡回

演出，我随团前后到过麦盖提、

莎车、泽普、叶城，演出了一年多。

在文工团我主要是跑龙套兼

管服装道具。当时年轻，我充满

激情，干劲十足。

之后，我随兵团迁徙到了北

疆，我们独立团驻扎在丁家庄。

五月，部队兴建的可灌溉农田

200万亩的大型水利工程玛纳斯

河西岸大渠第一期工程，已破土

动工。我们与男兵一样参加挖渠

劳动，十分辛苦。

不久兵团司令部要办文教学

习班，每个团要抽调两个人去学

习，选中了我和另外一个战士。

培训学习了四十多天后，我被分

配到了石河子木工连做文化教

员。木工连一百多号人，清一色

的男兵，专门加工木门窗，我是

唯一的女兵，又是教员，也跟着

他们学做木工活，他们锯我锯，

他们刨我也刨。

那段时间实在是苦死了，我

是教员，白天要跟随连队步行很

远去天山上伐木，冰雪很厚，靴

子上都要戴着铁爪子。战士们跑

得很快，要去山顶伐木，我走得

慢，一个人在后面追，而狼也在

我后面跟着跑，我真是吓得要命。

一天下来真是累得直不起腰来，

晚上还要在山脚雪地里用树木

搭宿营的临时帐篷。

到了夜晚，帐篷周围到处都

是厚厚的冰雪，更是不敢出门，

因为雪地里常有莹莹发光的狼

的眼睛。树枝干燥，生起很大的

火堆，狼倒是不敢靠近。因为那

几年的寒湿侵袭，我的双腿就

落下病根，当时也没有条件医治，

后来差不多瘫痪了两个月，一直

到现在膝盖都是变形的，走路

疼痛，半年都没下楼。

1954 年 11 月，黄君秋夫妻在乌鲁木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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